
  
    
      
    
  


《乐王》

作者：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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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迷的喧叫声，欢迎的旗帜标语，波浪般在接机的大堂内此起彼落。

身旁的霍金叫道：“你看！他出来了。”

大堂内数千名男女立时爆起满天的欢呼和口哨声，嘈吵的极点里一时间什么也听不到，所有的人就象做着无意识的哑剧动作。

警方派来维持秩序的人员都紧张起来，将蜂拥前去的乐迷拦住。他们的偶像正步出海关。

“小森！”“乐王！”

乐迷声嘶力竭地叫着偶像的名字。

小森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吉他手和作曲家，从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打动那么多人的心，那样疯魔了全球的乐迷。他自从三年前出道以来，没有一个演奏会不爆个满堂红。

可惜他和一连串血腥的谋杀案牵连在一起。他每到一地，都有美丽的少女被残暴地奸杀，到目前为止共有十三人，至于明天的数目便不知了。

乐迷的欢叫声沸腾起来，达至新高点。

霍金推了我一把，叫道：“看！那就是乐王小森，黛黛在这里就好了，她最喜欢他，我太太也喜欢他。”

黛黛是他的女儿，我笑道：“你可以找他签个名。”

霍金眼睛发亮，恍然道：“噢！是的。”

我眼光越过大堂，玻璃门打开，在一群人簇拥下，小森昂然步出。

无可否认，他是个非常好看的男子，三十出头，那如梦如幻的眼神，更使他与众不同。

不过，我总觉得他苍白的脸庞带着三分邪气。

鲜花瓣飞上半天，雨点般向他洒去。

小森保持着一贯的清冷从容，在保镖和警察的开路下，穿过如醉如痴的崇拜者，往机场右边的直升机场步去。

到了我须工作的时间了。

我和霍金来到乐王小森落脚的酒店时，酒店四周如临大敌地布满了保安人员。

保安员正在阻止聚集在四周的乐迷进入酒店内。

据闻在三个月前有人知道小森挑选了这酒店后，所有房间立时全被订下。小森的受欢迎程度和引起的狂热，怕只有宗教里的超级领袖才办得到。

我们将车驶到酒店的正门，两个保安员迎了上来。

霍金拿出证件道：“联邦密探！”

跟着介绍我道：“我老细杜希文队长。”

其中一个保安员肃然起敬道：“队长，我知道你的事。”

我拈着唇上那撮浓黑的性感小胡子，差点笑起来，倒忘了自己也是国际上的名人。办了几件棘手的案子后，我名噪一时，其中包括将黑手党的大头头雅伦绅朗送进了监狱。

霍金叨我的光也神气起来，趾高气昂地带头进入酒店的大堂，倒象他比我更出名那样。

我的眼光警觉地在人来人往的大堂来回扫射[奇書網整理提供]，几乎敢肯定大多数人都在等候小森的大驾，其中不少是新闻界的记者。

哪家报刊假设能对一向不接受访问的小森进行独家采访，销路肯定会直线窜升。

那仰慕小弟的保安员领我们来到一座独立的升降机前，向两名守卫的保安员道：“这位是联邦调查局的杜希文队长。”

那两位保安员立时将我认出来。

我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早一阵子出现在电视上的次数，只比总统少了一次半次。

保安员恭敬地向我打招呼道：“冯礼先生下了指示，请杜队长上去。”

当他说到冯礼时，我脑海中马上勾画出一副精明厉害的脸孔——瘦高的身形，窄长的脸——那是小森的经理人。

机门打开，我们正要进入，一声妖呼传来：“嗨！等我。”

我们愕然回首。

一位秀气迫人的美女掮个大袋，逼进了升降机，香气袭来。

她喘着气向我道：“杜队长，对不起，我迟了。”

跟着向随我们进内的保安人员抛个媚眼，说：“秘书就是这么难做。”还叹了一口气。

我和霍金面面相觑，跟着哑然失笑。

我刚要向保安人员解释我并没有如此艳福，可以有这般如花似玉的女秘书时，她已精灵地不让我把话说出，紧接着反问道：“你们拿了乐王小森的签名没有？”

保安员兴奋地道：“我拿了，那是给我儿子的。”手一按，机门并上，升降机开始向上升。他一点也不怀疑她是赚门而如的假货。

我望向她，刚好她俏皮地向我眨眼睛。长长的秀目，确是秀色可餐。

我心中一动，记起了她是谁。

升降机门打开，外面保安八只眼睛凌厉地射在我们的脸上。

那美女反客为主，踏出门外道：“这是我们联邦调查局的杜希文队长。”

一个冰凉的声音从左侧传来道：“杜队长是家传户晓的人物，不用你介绍了。”

我和霍金步出机门外。

这里是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其实，用“房”来形容实在不大妥当。因为款客的小厅已比很多人的客房还大。

小森的经理人冯礼，瘦高的身材，站在小厅和大客厅间紧闭的门前，专程来迎接我们到来。

我和冯礼精光闪闪的眼神短兵相接。

看到他警醒的神色，知道他已从我坚定的眼神，察觉出我是绝不好惹的人物。

冯礼眼光转到那美女身上道：“杜队长，我和你约好，小森只接见你和助手，并不包括这位小姐在内。”

我淡淡一笑道：“这位是太阳时报的明星记者，左诗雅小姐。”

冯礼脸色一沉。

左诗雅若无其事飘一个眼色过来道：“好记性，还记得我问过你几句话。”

霍金接口道：“我老细的记忆力最坏，从不记得我的好处，不过对美女的记忆却是最强的。”

冯礼冷冷地插入道：“左小姐，我不理你怎样混上来，不过你要马上离开。同时，我会撤换失职的保安员。”

左诗雅俏丽的脸庞，掠过一丝过意不去的神色，使我对她大增好感。毕竟，她并非是那种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人。

冯礼转了身，往大厅门走去。

四个保安走了上来，带头的向左诗雅道：“小姐！请。”

左诗雅宝石般的眼珠转了两转，嚷道：“冯先生，不要误会，我只是来要个签名，小森不会连乐迷一个小要求也拒绝吧。”

看着她巧笑倩兮的俏脸，只要是男人，就很难拒绝。

这时，冯礼来到大厅门前，伸手按下墙上电子锁的一组密码。门打了开来。

他缓转身道：“要求可以，却不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保安，送她下去吧！”

左诗雅潇洒地耸耸肩，看情形她知道过不了对美女无动于衷的冯礼这一关了。

冯礼忽地叫道：“小森！”

各人同时一呆，望向厅门，一个人走了出来，正是令千万人迷醉颠倒的乐王小森。

冯礼还要说话，小森作了个阻止的手势。

小森如梦如幻的眼睛，凝注在左诗雅身上。那种眼神非常复杂，带着兴奋，其中又似有莫名的悲哀。不过，这神色一闪即逝，很快又回复冷漠和一贯的不置可否。

左诗雅等要说话，他已转身走入厅里。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升起难以言喻的感觉。

左诗雅望着小森的背影，秀美的脸庞现出如痴如醉的神情。

正如报纸吹嘘的，没有女人能抵挡乐王小森的眼神。

这当然并没有包括他的笑容在内，因为从没有人见过他笑。

我的眼光在各人脸上巡弋，发觉四名保安和我的混蛋助手霍金，同样露出兴奋和沉醉的表情。

小森的魅力并没有男女之分，我似乎是唯一清醒的一个。

最后，我的眼光接触到小森经理人冯礼锐利的双目。当然，他也和我一样清醒。

英雄惯见亦常人，正如我们对世界也有不外如是的感觉。

冯礼眼中露出警惕的神色，对我的清醒和自制力大表惊栗。

他冷然道：“这位小姐请下去，杜队长和您的助手请随我来。”

霍金不满道：“我叫霍金。”他不喜被人看作只是我的工具。

左诗雅摔摔头，象是要把小森的影响从她的脑袋摔走。

可能她正在后悔刚才为何不取出相机，将小森那对令人神魂颠倒的眸子拍摄下来刊登在明天的头条里，加上“英勇女记者妙计闯入小森卧室”一类的标题。

在四个保安员护持下，左诗雅茫茫然离去。

我和霍金随着冯礼步进宽敞华丽的大客厅里。内里十[奇書網整理提供]八世纪的布置，家私和油画，皆洋溢着古雅的味道。

小森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背对着我们。他通过落地玻璃窗，从四十八高的酒店顶楼俯瞰着壮丽的市景。他旁边几上摆着一个盛着碧绿液体的高脚酒杯。

太阳在左斜方发出没进地平线前的万道霞彩。我冒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小森虽然目前稳站在成功的极峰，但总带着夕阳那种时日无多的哀艳美，这是否因为他眼里的哀伤？

我向冯礼道：“可否和小森单独一谈？”

冯礼断言拒绝道：“不！”

小森忽然道：“行！”冯礼愕然望着背着我们而坐的小森，道：“小森，我不能只留下你！”

小森柔和的声音懒洋洋地道：“冯先生，我也希望能将杀害我乐迷的凶徒绳之以法，所以，只要是警方的要求，我就不会拒绝。”

冯礼眼中闪过奇异的神色，沉吟了片刻，离厅外出。

这时只有我、霍金和小森。

小森叹了一口气道：“十三个！已经有十多个青春美丽的生命消失了。”

我紧迫道：“你记得那样清楚？”

小森柔声道：“我记得太清楚了，那已成了我噩梦的一部分！你们定要抓住凶手，杀死他！”

我淡淡道：“非到迫不得已，我们是不会杀人。”

小森声音一寒道：“这种万恶不赦的凶徒，为什么还要留他在世上？”

我也冷冷道：“我们找到的只能说是疑犯，只有法庭才能判决他是否有罪。”

小森随着椅子的转动，变成正面向着我们。

他脸上的肌肉扭在一起，激动的神色代替了一向的清冷，狂叫道：“我不理你们的所谓道德和规矩，总之你要杀了他，毫不留情地一枪杀了他。”

霍金和我目瞪口呆，意料不到一向清冷自若的乐王小森，竟然有这种人性化的表情。

小森的脸容转眼平复过来，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对不起！我失礼了。”

他伸手探向盛着碧绿液体的杯子，指尖轻触杯身，这使我记起了每一张他的宣传海报，不是手上拿着这盛满液体的杯子，便是放在一旁；小森和这杯子，已成了秤不离砣的标志。

霍金衷心赞道：“你真有一颗伟大的心，嫉恶如仇，我......”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道：“霍金，记着我们是来办案的，你省回气力留在音乐会里叫喊吧。”

小森道：“在我音乐会里从来没有人能叫出声来的，杜队长！”

我愕然想道：难道那群在机场迎接小森时叫得声嘶力竭有若疯子的乐迷，到了音乐会里会变成一声不响的小羊儿？

我不但未到过他的音乐会，连他的唱片也没有听过。报刊杂志上对他推崇倍至，对我这没有什么音乐细胞的人，实在不值一哂。

霍金兴奋嚷道：“明天晚上的音乐会我们一定......哎也！”

霍金当然会叫起来，因为我踹了他一脚。

我和霍金在小森对面的大沙发坐了下来。

小森英俊秀美近乎诡异的脸庞上，再次笼罩着一贯的沉郁，像这世上再难有令他心动的人或物。

我开门见山道：“已发生的十三宗凶杀案里，每一位受害的少女都有几个共同点，霍金你说说。”我并非懒得自己说，而是希望能更专心去观察小森的反应。

不错过任何可能得到资料的机会，是我成功的一个秘诀。

霍金干咳一声，清清那因面对小森而兴奋过度的声带，说道：“第一宗凶杀案发生在三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直到现在，每一宗凶杀案都是在夏季发生。而凶案发生的日子，都是异常酷热反常的天气，似乎凶徒很受炎热气候的影响。”

小森保持着清冷神情，不过，那对如梦如幻的眼珠泛起了一层薄雾似的光彩，使他看来更具扑朔迷离的诡秘。

我插入道：“而且，每一宗凶杀案都发生在你举行音乐会后的十二个小时内。受害的少女均曾参加你的音乐会，她们都是公认的美人。凶案现场可能是最大分异的一环：有的回到家里才遭奸杀；有的在车内；有的在音乐场附近的公园丛林里。这些年来你作世界性巡回演唱，而同样的奸杀案，也在不同的国家发生，似乎那凶徒一直跟着你巡回各地，你不断开音乐会，他不断奸杀你美丽的乐迷。”

小森眼中现出茫然的神色，那既带惊惧，有包含着不尽的抑郁和化不开的哀愁。可是他的脸容却平静无波，使人很难联想到他刚才脸肌扭曲的模样。

无可否认，他那魔术般表达感情的眼睛，确有夺魄勾魂的魅力。

霍金接着道：“这些被害者大多都有男朋友或友人和他们在一起的，可是当那凶徒出现时，他们会突然陷进昏迷里，醒来时惨剧已经发生了。到现在为止，仍然找不到使他们昏迷的原因。”

小森眼睁睁地望着前方，我肯定这时他正陷进视而不见的沉思里。

我直截了当地道：“小森先生，为何每一个音乐会都选在夏天举行？难道气候也对你有影响吧？”我终于提出了最关键性的问题。

“你没有权这样问，这完全是小森的自由。”一个冰冷愤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和霍金两人回头后，小森的经理人冯礼站在打开的厅门前，眼睛射出凌厉的神色，看来动了真怒。

我冷冷地回答道：“为了将凶徒正法，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问的？”

冯礼紧盯着我，好一会才道：“总统派来的车子到了，小森你立即起程。”

我正色道：“我说过这次问话最少要两个小时。”

冯礼道：“请你的局长去和总统说吧，对不起！不过，你最好先和你的局长解释你问的不是废话，我想那会有点困难吧。”

这冯礼也算辞锋凌厉，我转向小森道：“小森先生，可否让我再问多两个问题？”

小森如梦如幻的眼睛凝视着我，我忽地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凝视的力量象电流一样，毫无隔阂地钻进我神经里。

小森低首沉吟，“叮！”，他的指甲弹在杯身上，杯内碧绿的液体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冯礼大步走到小森身后道：“小森！总统为你而设的晚宴快开始了，你再没有时间。”

小森蓦地抬起头道：“杀死他，杀死他。”站了起来，顺手拿起酒杯深深望我一眼后，缓缓往卧房那边走去。

冯礼将手让向厅门，毫不客气地道：“请！”

我知道跌进此君的陷阱，故意安排我在小森赴总统的晚宴前匆匆的在半小时内见小森，教我不能详问。

我一肚皮气离开。

到了大堂时，侧眼望望身旁的霍金，看他的神气，就象是个皇帝，只差了顶皇冠。想不到见见小森也可以令他如此趾高气昂。我故意道：“老霍！你忘了拿签名。”

霍金脸色一变，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回头便去，给我一把抓住，喝道：“不过，你先要替我做一件事。”

霍金哭丧脸道：“老总吩咐吧！小人能做的必做，不能做的也做。”

我正容道：“你立即动用所有人手，二十四小时监视小森，最好向酒店借份图纸，我要你看紧每一个出口，特别是总统套房到下层去的通道。”

霍金愕然道：“你不是怀疑小森吧？”

我冷冷道：“案未破前我怀疑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不要多言，立即去办。”

霍金呆了一呆，领命去了。

我沉吟半晌，发觉自己的思绪非常混乱，心想不如去喝杯啤酒。遂往酒店内的酒吧步去。

才走了几步，香风袭来，纤纤玉手穿进了我的臂弯，高耸的乳房压着我肩胛。

我侧头一望，美丽的明星女记者左诗雅的如花笑脸正向着我，令我想到开屏的孔雀。

我微笑道：“想色诱联邦密探吧？”

她以灿烂的笑容回报道：“只不知小妹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叹道：“你就算减二十分，对我这色鬼依然管用得很。”我夸张地咽了一口口水，色迷迷地盯着她银丝质企领衬衣低开处若隐若现的乳沟。

她俏脸一红道：“你可否看得含蓄一点。”

我愕然道：“你既然不打算对我这色鬼投怀送抱，那就拉倒，不要阻我一个人去快乐。”

她俏脸一红再红道：“来！让我们作一项交易。”

我笑道：“若不是献出玉体，一切免谈。”

左诗雅忍无可忍，一把摔开我的臂弯，怒道：“你当我是什么？出来兜售人肉的妓女？”

我眯着眼上上下下在她高佻修长的动人身段上巡弋一番，才道：“你也以为我是什么？

随便出卖国家机密的傻瓜？”

左诗雅呆一呆，噗嗤笑了出来，手一伸，再穿进我臂弯，嗔道：“早知你是正直不阿的蛊惑密探。来！让我先灌醉你，再来套取国防机密。”

在酒吧一个幽静的角落坐下后，每人要了一大生啤。

左诗雅道：“想不到酒吧里这么清静。”

我哂道：“所有人都挤到大堂去看小森微服出巡，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

左诗雅眨了眨那对长而秀气的凤眼，眉头轻皱的样子非常好看。

我饱餐秀色之余，轻松地道：“好了！画下道来。”

左诗雅看了我一会，轻声道：“你这人倒有趣得很。”

我道：“比起小森怎样？”

左诗雅一鄂后笑了起来，喘着气道：“没有人能和小森相比。他是无可比拟的天才。”

我失望地道：“看来我也要买张小森的唱片听听，好使我们的分歧减少些。”

左诗雅摇头道：“听小森音乐一定要到他的音乐会去，听唱片完全不是那回事。”

我心中一动，好象捕捉到一点什么，可是却不能具体地描述出来。问道：“怎样不同？”

左诗雅俏脸泛起迷醉的表情道：“那是说不出来的经验，或者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他奏出来的音符，都可以引发你脑海中现出一幅美丽的图画，那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

我默然不语，仔细咀嚼她的描述。

左诗雅道：“当然会去。”

我站起身来道：“你不是要套取口供吗？”

左诗雅道：“只有白痴才想套取名震全世界的杜大队长口供，与其白费力气，不如留个较佳印象给你吧。”

她附身，丰润的红唇印在我左面颊，娇笑声中蝴蝶般飞了开去。

我回到办公室时，心中还缠绕着那印在脸上刻在心里夺魄勾魂的一吻，希望这不是堕进爱河的先兆。

敲门声响。

白其安博士推门进来，他是犯罪学的第一流专家，也是负责研究我们称为“乐迷杀手”

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

我道：“老白！这么晚还不回家看孩子？”

白其安道：“只要能见不到家中的黄脸婆，什么苦我也能忍受，包括和你说话。”

笑骂声中，他已不客气地坐在我台前。大家十多年老朋友了，除了他身上有多少根汗毛我不知外，什么也了如指掌。

白其安道：“我集合了所有有关‘乐迷杀手’的资料，得到了几个奇怪的结果，你先看看这几幅图片，看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有观察力？”

我拿起他递给我的一大叠图片，仔细过目。那都是乐迷杀手奸杀少女的现场图片。

我将整叠图片卷在台上，道：“这是我第一百次看这些不堪入目的裸女奸后照。她们都是在极度亢奋下暴毙，就象吃了过量的兴奋剂，血管栓塞引致爆裂。问题是她们的血液没有留下药物的痕迹，她们的下体阴道有明显撕裂的破损，显示这凶魔有着比我还强一丁点儿的性器官和能力。”

白其安接着道：“最奇怪的是她们身上一点其他伤痕也没有。在一般这类案件里，受害人身上一定布满暴力留下的淤痕，强奸者的齿印。可是这些受害者却什么也没有，似乎被奸是全无挣扎的意图。”

我叹气道：“白大专家，你已是第一百次和我说这些无聊的话了。”

白其安不屑地闷哼一声道：“你有没有留心看她们死后的脸容？是那样安详和美丽，就象死亡是快乐的顶峰，一点儿也不难受。”

我全身一震，再捡起那些相片，仔细端详。白其安说的不错，她们是在极乐中死去。什么能令她们留下那样满足、安详的死相？

电话铃响。

我拿起电话，局长罗单的声音响起道：“杜队长，你立即到我办公室来。”

我在局长罗单对面坐下。

局长一反平日的豪情爽朗，沉吟片刻才有些难以启齿地道：“你刚才见过小森？”

我点点头，预感到不妥当的事将要发生。

局长精明的眼盯着我道：“听说你对小森很不客气，问了些不该问的问题。”

我讽刺地道：“下次我可先将问题给你过目，让你圈出不该问的来。”

局长道：“没有下次了。”

我愕然道：“你不是认真的吧。”

局长淡淡道：“我比在教堂里讲道的牧师还认真。”

我奇道：“希望你不要忘记我正在调查一宗有关十三名少女的奸杀案。”

局长道：“没有人阻止你擒凶捉贼，只是不要再碰小森。”

我冷冷道：“假设小森是凶手怎么办？”局长一掌拍在台上怒道：“妈的！刚才小森那经理人老狐狸冯礼那龟蛋，在餐台上当众向总统投诉，说联邦调查局将小森当凶手来盘问，影响了小森的心情，假设情况没有改善，小森将取消所有演奏会。你知那会有什么后果？以万计的乐迷将会冲进这里，捣毁每件能捣毁的东西！小森的乐迷发起怒来，连总统也可推翻。”

我无动于衷道：“让我们核对小森的精液、毛发，假如他不是凶手......”

局长霍地站起道：“总统亲自给了一个电话，叫你有那么远便滚那么远，这不是提议，而是命令。记着！比起小森，你和我都是微不足道的可牺牲的可有可无的小人物，小森却是不能替代的。而且，你知吗？他所有收入都分文不取捐给慈善机构的。”

我取出香烟，递了一根给他，自己含了一根，点燃，深吸一口后道：“你通知总统预备鲜花，祭祀另一个被害少女。”

维纳斯露天演艺场是全国最大的，可容十二万人。六时开始，四十个闸口大开，以万计的乐迷鱼贯入场。到七时三十分，圆型层层升上的座位密麻麻地布满了人。

强烈的射灯集中在演艺场西面的半圆形高台上，那处只放了一个吉他，八时正，名震全球的乐王小森，会拿起这吉他，弹奏出令人神魂颠倒的乐曲。

十二万人出奇地宁静，期待使他们忘记了开口出声。他们更象一群朝圣者，等待小森为他们奏出圣迹。

我虽然对音乐不大感兴趣，仍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产生了期待的心情。

我站在后台处，有些茫然地望着射灯映照下那个孤独地搁在台前面对十二万乐迷的吉他。假设小森真是凶手，我该怎么办？小森若要女人，只要勾一勾指头，排队入房欲被宠幸的美女可能会绕地球一圈。他用得着冒险去强奸吗？而且实在有太多难解的问题了。

“杜队长！”

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紧绷着脸的冯礼站在我背后。

冯礼毫不留情，沉声道：“滚落台去，你在这里会影响小森的心情。”

我淡淡道：“我想小森也希望我擒拿凶手吧！”

冯礼喝道：“滚下去！否则我立即宣布音乐会因你而取消。”

我耸肩哂道：“走便走吧，横竖我一向对音乐的兴趣不奇書網電子書大。”转身从左台侧的梯阶下去。

冯礼做梦也梦不到我这等反应，反而有些不知所措。我才步落梯级，一闪身来到冯礼看不到的死角。

“嗨！杜队长。”

我猛然回首，只见在最前头的席位里，美丽的左诗雅向我大力挥手。我挤到她身侧坐了下去，问道：“你倒选到好位。”

左诗雅道：“这点小手段也没有，我就不用出来混了。噢！天气真热，我不明白小森的音乐会为何总要在露天举行，而且凑巧都是夏季里最热的几天，比天文台还要正确。”

我心中一震。左诗雅说得对，小森凭什么每次选中最热的天气举行音乐会。

全场听众欢呼起来，喧声震天。

小森全套黑礼服，昂然步出台前，坐手拿着高脚酒杯，盛满碧绿的液体。

鼓掌声欢叫声震天响起，所有人站了起来，热烈地表示对偶像的崇敬和拥护。

我并不想站起来，却给左诗雅踹了一脚重的，唯有苦着脸站起。小森举起双手，所有人忽地静下来，静得落针可闻。由于喧闹到至寂静，那种对比使人倍觉感动。

我和左诗雅坐在左侧的最前排，离开小森只有二十多码，可以清楚看见他每一个表情。

只见小森如梦如幻的眼神缓缓巡视，当他望向我和左诗雅时，明显地停顿下来。

他在凝视左诗雅。

我有再见到他在总统套房外初遇左诗雅的眼神，兴奋中夹杂着悲哀。

左诗雅感到小森在看她，感动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我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妒意。

小森最少在左诗雅俏脸停留了六秒钟，才将眼光移往别处。

左诗雅低声道：“看他拿着的酒，每次演奏都拿酒出来，可是却从不见他喝。”

小森将酒杯放在一旁，拿起吉他，在咪高峰前坐了下来。

全场观众小心地坐了下来，绝对的死寂。

“丁冬！”乐王小森开始弹奏。

小森修长纤美的手指，轻柔地在吉他弦上弹舞起来，绽出流水般的音乐，向全场十多万对他的音乐饥渴如狂的人流去。

一时间天地尽是丁丁冬冬的乐声，我想留心听那是什么旋律，什么曲调，却完全把握不到，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音，甚至音和音之间的空隙似乎比音本身更有意思。

蓦地惊醒过来，干什么了？我一生人从未象此时此刻那样去倾听每一个音。

“咚！”余音欲尽忽又爆起叮叮咚咚一连串珠落玉盘的单音，那些单音似乎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我再次迷失在音乐里。

我看到了漆黑的大地闪亮出一个光圆，跟着是一连串逐渐远去的光圆，跟着的经验更是难以形容。

没有了人，没有了露天演奏场，没有了一切，只有音乐天地，和与音乐难以分割的视象。一切就象一个甜蜜的梦，在这个仲夏夜的晚上。

柔风拂过原野，高及人膝的青草波浪般起伏着，有若无岸无际的汪洋；孤崖上明月高挂，映照着崖下奔腾的流水。在小森魔幻般的音乐引导下，我进出着奇异的环境和迷人的世界，身不由主。

我感到吉他的清音钻进了我的神经，和脉搏一齐动起来。我忘记了到这音乐会来的目的，忘记了对小森的怀疑，只剩下至纯至美的音乐甜梦，和甜梦所带来的感受。

在这至纯至美的天地里，我跨越了对生死的恐惧，仰望着的时间长河从我指隙间流逝，体悟到宇宙的永恒不灭，无有极尽。忽然，一股悲伤涌上心头，旋即又为另一种莫名的喜悦所替代，我这才明白到什么是百感交集。

“咚......”余音袅袅。

我茫然睁开眼来，恰好看到小森拿着酒杯离开的背影。音乐完了，这才发觉自己泪流满脸。

我在街道上踽踽独行。音乐会完毕后两小时，我的心情还不能平复过来。

小森的音乐带给人那种震撼的感受，才是真正生命所能攀登的经验极峰。我想，参与这个音乐会的每一个也和我一样，茫茫然离开演奏场，带着一个个令人低回不已的美梦。

为什么不能每一刻也像刚才那样？

“吱！”车声在我身后响起。

我本能地跳往一旁。

一架日本小房车驶到我身边，左诗雅伸头出来叫道：“大侦探，你的警车坏了吗？”

我摇头道：“不！我要静静地想一想。”

左诗雅俏皮地道：“想够了没有？”

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道：“想你则还没有想够。”

左诗雅有点惊奇地望着我道：“你的脑袋结构一定与别人不同，其他人第一次听小森音乐会，有好几天不能回复常态，你这么快便清醒过来了。”

我道：“你不也快吗？”

左诗雅笑道：“我是第十八次听他的演奏了，音乐停下后半小时就能恢复过来。我有时真怀疑小森的音乐是一种巫术。”

我叹了一口气道：“就算是毒药，我也心甘情愿服食。”

左诗雅娇笑道：“你给他征服了。听不听他明晚那场，你身份特别，可以帮忙带我进去吗？我只有刚才那场的票子。”

我嘴唇轻动，却没有发出声来。

左诗雅嗔道：“你说什么？”

我微微发音，左诗雅忍无可忍，将耳朵凑到我唇边，叫道：“大声点。”

我轻咬她耳珠道：“我们去造爱。”

左诗雅粉脸飞红，坐直了娇躯，咬着牙，那模样引人极了。车子在路上飞驰，好一会才道：“到你家还是来我处？”

左诗雅的二层楼在南郊一个清幽的小镇，林木扶疏。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留心聆听着对方兴奋的心跳声。

我忽地发觉从未试过这么想和一个女人造爱。

车子停下，左诗雅轻吐出“到了”两个字。

锁匙插进匙孔里，传来“的”一声，门打了开来。左诗雅道：“大侦探！请。”

我当仁不让。刚踏上大门前的台阶，一阵晕眩掠过我的神经，我踉跄两步，“砰”一声，才发觉自己撞在门旁的墙上。

“啊！”左诗雅的惊叫声令我清醒过来。

长期的训练使我立时想到什么事正在发生。

我挣扎着往大门走去。才两步又是阵天旋地转。支持不住，跪倒地上。

我感到邪恶的力量在侵进我的脑部，控制我的神经。

那凶徒出现了。

他正用使人昏迷过去的手法对付我。可恨我却不知他怎能做到。我一定呀挣扎。

这个反抗的念头才掠过，一股无可抗拒的疲倦从我的神经中枢扩散开来，曼延到奇書網電子書全身，我此时只想就此长眠不起。

我躺了下来，脸颊接触到清凉的地面，头脑立时一醒。我一向都相信自己有钢铁般的意志。一咬舌尖，剧痛使我全身一震，脑子恢复了大半，手一撑爬了起来。想站起身，又是一阵强烈的晕眩，我不敢再尝试，唯有死命往屋里爬去。

厅内传来野兽般的喘息声和左诗雅的娇吟。我心中一震，拔出手枪，死命对抗着控制我神经的力量。一寸一寸往里爬。

入目的是令我毕生难忘的可怖景象。

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背对着我，趴在两腿张开躺在地毯上赤裸的左诗雅身上。他的背脊上有一个血红的印，就象将一条似鳄非鳄的图形纹在背脊上。不过，我却清楚那是一种有生命的异物。

“轰！”

枪弹射中他的左肩，将男子带得整个人向前仆去，我再也受不住那晕眩，昏倒过去。

到我醒来时，已是次日的下午。

我爬了起来，左诗雅依然昏倒地上，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我惊恐中发觉她高耸的胸脯仍有节奏地起伏着。

地上的鲜血变成了焦黑，使我知道昨晚并非一个噩梦。

我将她抱到床上，盖好被，才驱车直往演奏场。

我直进后台，来到化装间前给冯礼拦住。

他冷冷道：“你想干什么？”

我淡淡道：“要证实一件事。”

他脸色一变道：“你再不滚我就叫警卫赶走你。”

小森柔和的声音从里面传来道：“冯礼！你还想给我瞒到几时，让队长进来吧。”

冯礼惶急嚷道：“小森！你是人类最珍贵的宝藏，我一定要保护你，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

小森出现门前，手上依然拿着那杯子，杯内碧绿晶莹的液体，分外令人感到诡异，他那如梦如幻的眼凝视着我。

我不由茫然，见他的脸色出奇的苍白。那是大量失血后的脸色。

小森道：“随我来吧！”

他的话有着无穷繁荣魔力，使我不由自主随着他的脚步走去。忽然间我惊醒过来，原来已走进前台的垂幕前。

我喝道：“你要到哪里去？”

小森眼中透出令人心碎的忧郁：“外面有十多万人正等待着我的音乐，你说我要到哪里去。”

我道：“我射中的是否就是你？”

小森平静地道：“就是我。你也看到了它。它就是我，我就是它。”

我拔出了手枪。

小森看都不看手枪一眼，望着跟在我们背后的冯礼道：“五年前我在南美的阿马逊河区旅行，失足跌下水里，竟给一种奇异的生物附在背脊上，我发了十多日高烧，才发觉那异物已和我结成了一体。”

我只觉头皮发麻，颤声道：“它就伏在你背脊上？”

小森点头道：“你明白了？不是我在演奏，而是它！音乐由它流到我脑内，传到手上，再倒流回它那里，它再把音乐传到你们那里，令你们有最美妙的享受。”冯礼道：“只有在酷热的天气里，它这种异能才能发挥致尽。遗憾的是，这能寄生人体的异物，同时具有灵性和暴性的两个极端。每次演奏都激发起它最原始的欲望，带来了令人心碎的后果。”

我喘着气道：“这是什么生物，竟能控制人的神经？不过，对不起我要拘捕你。”

冯礼激动地一把抓着我的肩头，狂叫道：“不！小森和它已不能分开，就象心脏和血，没有了小森，就没有了真正的音乐。”

我情绪激荡。小森和它合奏出的音乐，的确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境界。我应否放过他们？

应否为美梦放弃原则？

小森凄然一笑道：“对不起！音乐会时间到了。”他拿着酒直往前走去，步履踉跄。

我手一软，枪掉在地上。

疯狂的掌声和欢呼响彻天地，忽然间又沉寂下去。

“丁冬！”

音符一个接一个跳动着，一幅一幅的图画在我四周闪现。我感受到心灵深处那无穷无尽的天地。小森和它把我引领到这与我血肉相连却又从未踏足的异域里。痛苦、迷惘、悲哀、热爱、狂欢，如洪水般冲过大地。

小森和它努力地弹奏着，音乐由它流往他，再由他流往它，再流往四周与他哭笑与共的听众们的心灵。

在快乐和悲哀的极峰里，小森拿起早先放在一旁的杯子，将内里碧绿晶莹的液体一干而尽。

他终于喝了那杯封喉的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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